【人际关系】

医患关系如何重建良性循环

——专访《心术》作者六六（下）
(经管甘晓推荐，2012年3月15日)

推荐理由：解剖医患关系，诠释《心术》对生命的赞美、对信念的坚持，呼吁社会对医院、医生的信任，非常值得我们医学类院校的学生去深入阅读。

人们心里都有个强势弱势的自然倾向性。 
医生与病患之间，医生是强势，病患是弱势。
不难想见，一本以医患关系为主题的小说，尤其是一本从医生视角出发的小说，要写好有多难。
因此，《王贵与安娜》仅仅写了15天、《双面胶》仅仅写了二十来天的六六，为了写《心术》，在医院实习了6个月，初稿也耗费了3个月。 
六六说，她在医院碰到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医生，一度颠覆了她对医生的全部判断。 
这位医生说，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达理的，你工作做到位了，他们大多能够理解。 
当了半年“卧底医生”的六六，以亲身经历验证了这个说法——“病患只要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，就会像抓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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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命稻草一样地倾诉。我的医生朋友们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以后，便将这样一部分病人转移给我，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温存软语。所以我尽量地告诉医生朋友们，你如果换一种柔和的语气，多说哪怕一句关爱的话，病患和家属都对你恨不起来。” 
结论是什么？“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，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。相对而言，可能医生更简单。” 
“我们需要耐心与宽容”

新闻视点：在医院半年“卧底”中，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 
六六：你一问最，我就闷住了。因为最是一种极端。我待在那里的时候，绝大多数情况是平静的。他们正常地工作，病患正常地入住和离开，大家也许见几面，然后彼此相互遗忘。这是常态。而这个，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。发现最，寻找最，是你们记者的事情，我的任务是寻找普遍存在。 
新闻视点：那就“普遍存在”而言，你的体验是，医患矛盾更多是一个双方沟通不到位的问题？ 
六六：我觉得不是。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医保制度，药品由病患自己选择，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，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，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，那么，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，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，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。 
我是想说，这个国家是新兴的。在进步中，她走得很快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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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已经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，而另一部分，还需要极大地完善提高。我就是在关注需要改进与提高的那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耐心与宽容，也包括人与人之间。 
新闻视点：在生活中，你是一个会妥协的人吗，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吗？ 
六六：我是一个有明确底线的人。底线之上，没有不可以妥协的事。底线之下，没有妥协的可能。我是女人，感性是我的性别特征。但我更感谢自己理性的部分，它让我不会因感动而失控。 
“他到现在都在自责” 

新闻视点：《心术》创作之前，你在博客上写道：“我想写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它既不是颂扬谁，也不是鞭挞谁，既不哗众取宠，也不藏头露尾，就那样一群人的纠葛，在天使与魔鬼争斗的道路上犬牙交错着穿行。”也就是说，这其实不是一部表扬式的作品？ 
六六：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，它全凭主观和经验。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，但在治疗上，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。不同的人，标准截然不同。 
你要相信，真善美是社会的主流，绝大多数人是对美好有追求的。 
新闻视点：所以我们从书里看到一些似乎与印象中很不一样的医生，他们变活了，变得温暖了？ 
六六：我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。有个孩子，5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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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毒反复感染角膜，视力迅速下降，一周前还0.8，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.1了。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。小波和他素昧平生，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，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，要在最短时间里做出各种诊断，尽早手术。 
我是跟在后面楼上楼下跑的。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，小波刚推门，有个70多岁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，说，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，利用职权，老是插队！那要我们拿号干吗？他一说，群情激愤。小波只好解释说，这个小孩只有5岁，马上就要失明了，要抢时间。 
老头说，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？我们为做这个检查，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星期的？小波解释说，你能等，小孩不能等。老头说，谁都不能等！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。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：“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看不见有什么关系？他才5岁，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？”后来小波跟老人说，你先看，你看完了我们再看。老头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就是维护正义的。我不看，我看在这里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。”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 
小波说，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他为此难受了很久。有个小孩做手术，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，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，第二天上了手术台，又撤下来，因为完全没视力了。他到现在都在自责，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…… 
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，其实是在弥补过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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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内疚。 
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。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，就是这样毁坏的。 
“从内心原谅，但依旧努力改变” 
新闻视点：已创作的几部小说中，你最喜欢的是哪部？ 
六六：我喜欢《王贵与安娜》，其次是《心术》，再次是《蜗居》，最后是《双面胶》。 
新闻视点：这些作品都以触及社会热点话题而走红，而《王贵与安娜》似乎并非最红的一部？ 
六六：《王贵与安娜》就是一部温馨的家庭生活戏，只是没有《双面胶》和《蜗居》那么热议。 
就观众而言，我三部戏里，《王贵与安娜》的收视率是最高的。从我个人来说，非常奇怪，我更喜欢《王贵与安娜》和《心术》的剧本，它们让我重新体味幸福。 
新闻视点：你曾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中说过，“怀疑我们吃的食品不安全，你会因此而绝食吗？我们也怀疑所有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很黑暗，但是我们依旧活在当中。”是否可以理解为——既然避无可避，所以只能承受，而且是怀着善意地承受？ 
六六：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，这世界有两类人，一类是，我知道做这件事有困难，但我还是要去努力试一下；另一类是，这件事这么难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我是第一类人。 
我不太会被动地承受，我会去找机理，并从内心接受原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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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依旧要去努力改变。我内心怀有美好的愿望，愿意为理想而努力。为什么要理解并原谅？因为只有宽容，才让你有蓄积能量向上突破的空间，否则你会一直生活在哀怨中，哀怨不解决任何问题。为什么要努力改变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或者我们的下一代，比现在更美好。 
“热爱上海，不忍将焦点离开” 
新闻视点：有没有觉得从当年的网络文学至今，创作日益主流化？今后还能保持对百姓热点的敏感度吗？ 
六六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主流。你首先要告诉我，主流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倒认为，现在网络阅读是新兴的主流啊！ 
我在有限的人生岁月里，一直是中产生活。我关注的焦点与我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因创作剧本，吃在剧组，住在剧组。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吃盒饭，也很喜欢集体生活，我想，当人有选择的时候，依旧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，不标新立异，不自诩高雅，就说明至少人生观世界观已经成熟了。 
新闻视点：但一些“典型作家”不大屑于如此紧追热点地创作，你如何自我定义“非典型作家”？ 
六六：如此说来，你还是不要叫我为作家吧！我其实从不认同自己是作家。我现在被迫称自己为作家，是因为我必须要给自己干的事，有个台头。我既没有追求过着眼于小人物、放弃大人物，也没有申明我是民众意见领袖。所有的定义，其实都是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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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我的。于我，我想写啥就写啥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捧个场。 
新闻视点：下一步写作的计划是什么？ 
六六：没有计划，先歇着。我总是在一部作品彻底结束后，有退隐江湖的冲动。后来发现，江湖这东西是这样的：你在和不在它都一个样，你自己把自己当个人物而已。我于是就释然了。想写就写，想写啥就写啥。什么退不退的，江湖才不在乎呢！ 
新闻视点：你对畅销书似乎有着天生的敏感。你希望写书给什么样的人看，希望读者从中读到些什么？
六六：我希望写书给我自己看。我从没在意过别人要看什么。这只能说明，我是大众眼光，我喜欢七浦路多过恒隆广场。而人流量告诉我，还是逛七浦路的人多些。 
新闻视点：数度创作，主题都很“上海”，为什么？ 
六六：因为我热爱上海。它吸引着我不忍将焦点离开。我找不到这世界的第二个城市，让我有如此多的倾诉欲望。我甚至害怕我换一个地方居住，搞不好缪斯就找不到我了，从而不把才华降落到我的身上。（本报记者洪伟成对本文亦有贡献） 
与信任缺失的人共勉
——摘自《心术》 
不信任，却又依赖。 
防备，却要谄媚。 
希望攫取信息，又要靠自己判断。 
我们在互相提防的日子里提心吊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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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止是医院呢？ 
我们进超市要寄存包。超市管理者也知道，这世界上小偷只占10%都不到，90%的人都是良民，可就为了防备那10%，他们会为剩下的90%都围起栅栏。这就是信任缺失。 
我们看到马路上有老奶奶跌倒，本能要去搀扶，心里又害怕她是碰瓷，讹上自己。如果有路人作证，留下相关信息及手机号才敢上前搀扶，否则好人宁可不做。为什么基本的善良都要遭受折磨？正常的良知都不敢表露？因为有前车之鉴。 
夜路行驶，如果你看见路面有人横卧，你会停车吗？还是绕道而走？ 
如果是我，我选择绕道。我首先得自己活着，才能保证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幸福，我能为这个社会继续贡献能量。如果我因一时善心大发而停车，被一群人打劫敲诈勒索甚至丧命，我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 
这世界大多数人是善良的，恶性只有一小部分。而因为这一小部分的影响，大多数人将心底的善念包裹起来。 
我离去之后，也许很久良心不安，我要忍受自己对自己的折磨。 
而这种折磨久了，我就认为这是正常的。我的同情心在减少。 
如果不是对身边的人，或者巨大的自然灾害，我已经不想再捐钱了。搞不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，而痛苦太多我一只手盖不过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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摧毁信任只要几年十几年，而建立起这个信任需要上千年的时间。 
与所有信任缺失的人共勉。

   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解放日报2010年12月1日；记者林环 实习生奚亮。）
    （注：网站刊发时间：2012年3月23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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